〈詩遊記〉
「台灣詩路」上的《長春閣詩草》
陳思永

自2016開始每年半居美國半居台灣後，我開始了始料未及的逐食與逐景的寶島遊記。繼不久前的〈宜蘭蔥遊記〉後，2022. 12. 17那一天，我因緣際會有了一趟此生絕無僅有的「詩遊記」；並非我自己於遊山玩水觀景之際，詩情勃興而生詩句靈感，乃因有幸進入詩鄉之地，聆聽了幾位詩人吟唱先人詩句之後而寫下此文紀念。我自小在學校在家裡，蜻蜓點水般地讀一些詩、背一些詞，多少有了雅好古詩的興趣，但也自知無創作詩文的能力。退休後不自量力地開始嘗試筆耕自娛娛友。下筆為文之際，偶而腦際冒出曾背誦過的詩句，就附會穿插進來，求其為拙文加添些許高雅之味。
熟悉台灣近代史的我輩讀書人應該聽過「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的台灣俗諺。前三者分別是指曾為清朝台灣首府的今台南、今彰化的鹿港、今台北的萬華，這三地我都去過，唯獨「月津」一地，不但未曾去過，也不知道是今日的哪裡。參加了此次「詩路」之行才搞清楚，原來月津是鹽水的古地名；今日以烽火炮聞名。月津與台南赤崁樓一帶、鹿港、艋舺一樣，在清治時期因濱海之利而並列為當時台灣商業繁盛的四大港口。然而在難逃滄海桑田之變的歷史長河中，這四大清代名港，因泥沙淤積、舟楫難行而沒落了；時移勢轉，今日的它們主要靠著殘存的「歷史遺跡」，提供了讓人得以思古懷舊的觀光景點。 
此番「台灣詩路」之行，乃應由美返台舉辦〈新書發表暨詩歌吟唱紀念會〉(圖1)朋友的邀請。 此會的紀念對象正是朋友的父親 –張水波先生（1906. 01. 23–1981. 10. 20），也是新書的掛名作者，書名 -- 《長春閣詩草》(圖2)，書內選輯了作者生前橫跨60年的詩作。新書的出版匯聚了海內外多人的共襄盛舉；詩稿與歷史性的相片由張水波先生仍在世的三位子女提供，並於書末為文譜詩三篇懷念父母，其中身為繪畫藝術家的么女也參與了本書的封面設計。其他的工作，包括辨識已封存四十幾年之泛黃詩集文稿中的模糊字跡、清潔整理、選詩排序、打字、編輯、校對等等的成書與出版業務，則靠台南地區雅好古漢文詩詞的鄉親文人，他們分別兼職於「台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文化部台灣文學館」、與「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長春閣詩草》一書共223 頁，包括有：
01 相片集
02 序文三篇
03 張水波簡介一文
04 張水波詩作130首
05 張水波詞錄三首

06 張水波聯錄一

07 黃哲永特選張水波佳作詮釋十首

08 張水波早期刊載於報章雜誌的詩作26首
09 其他作者與張水波相關的詩作19首

10 子女永懷親恩三篇

此紀念會的發想源頭與實現，在地理上，包括今台南市的鹽水與田寮。鹽水是張水波先生出生、成長與嶄露詩才的家鄉；田寮則是舉辦這次紀念會的所在地；兩地之間車程只有二十分鐘左右。以紀念張水波為主的吟唱詩會，不在他自己的鹽水老家，有其背後人、事、物的台灣近代史的滄桑歷程。且聽我一一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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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張水波先生詩作吟唱會的節目單，圖中兩人是

1923年新婚的張水波與翁咸珠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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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長春閣詩草》是張水波先生詩作的選集
張水波先生其人其事

《長春閣詩草》的取名，源於水波先生的別號–長春閣主人。長春閣是他為所收藏書籍名作與讀書寫字的書齋取的名字。至於此書何以稱之為「詩草」？我沒有深究。水波先生於1906年出生於台南鹽水時，距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已有十一年，到他1981年過世為止，一生親身經歷過日治、太平洋戰爭、美機轟炸台灣、日本投降與國民政府戒嚴統治台灣的動亂時代。 
鹽水是台灣清代的四大港市之一，不但商業繁榮，而且文風鼎盛，人文薈萃。宮廟之內或之旁，常設有執行教育鄉親子弟的私塾與書院。幼年張水波家居媽祖宮前，屋後的文昌祠是鹽水地區造育人才的「奎壁書院」，專授漢詩文。雖然「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的商業榮景相繼沒落了，但鹽水因屬台灣內陸之地，反而得以較久地保留清代先人重視漢文教育的人文風氣。水波先生成長期間，居家於學院之鄰，奠立了紮實的漢文基礎，再加與嘉南地區的文人詩人頻繁往來相互切磋，早慧的他於1924年，還只十八歲弱冠之年時，就在台南赤崁樓首次舉行的全島詩人大會中，以〈月津竹枝詞〉一詩奪得首魁。 
水波先生與夫人共育有六子二女，尚存於今日並完成父親計畫將其詩集編輯成書之心願的孩子是，五子張雪峰、長女張吟香、么女張吟玲。我與他們的認識源自我與長女夫婿牛天放的大學校友關係。 
綠島驚見列名冤獄政治犯的張水波父子名單

若將水波先生與友人成立〈月津吟社〉時的16歲 (1922) 視為他長大成人之年，他的成年時間中 (1922-1981，16歲到76歲)，有23年的歲月在日本統治下度過(1922-1945)，另外的 36 年則是在反共的國府威權下生活 (1945-1981；台灣於1987解嚴)，都是談不上有什麼言論自由的時代。因此，他和許多同年代詩人的作品，多為思親、念友、訪古、探幽、和唱和之作，偶有感懷之詩，卻不涉及時政。身處亂世的大環境下，張先生一生不出仕為官，也不經商積財，周旋於豪富之間。或出於時代肅殺之氣，或出於文人不屑於俗務之性格，他一本「大隱隱於市」的情操，做了一輩子自由的讀書人。我以為張先生題名為〈有感〉的這首詩，最能代表他對生命的寫照: 
無言搔首問蒼天，澤畔行吟孰可憐。
閱世功名同棄屣，得時雞犬亦成仙。
蝸爭角上黃金重，鷃笑籬間白眼懸。
大地如爐千百變，低昂我喜且隨緣。

事實上，參加此次紀念張先生的詩會前，我已經於2016年「見到」他與他的長子 --張雪筠。該年三月，我報名參加了友人李君組成的台灣北南西行的旅遊團，其中包括有張家三兄妹和吟香的夫婿牛君。行程中的最後一站是綠島。綠島聞名已久，全跟台灣光復後的一段政治黑暗時期有關。及至親履島上，赫然發現島上風光竟如此壯麗（圖3），較之於世人熟悉的加州沿太平洋邊的1號公路景區，有過之而無不及。離開綠島之前我們參觀了當年關押政治犯的監獄及它外面的〈人權紀念碑〉。 當走過一段露天走道， 讀到牆上刻著的一段話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圖4），心情頓時沉落下來。往前再走到一大片石碑上刻有「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名單」(圖5) 時，大夥隨著水波先生的後人，找到「張水波」和他長子「張雪筠」的名字（圖6）。雪筠先生被捕時，人在台北求學，年僅23 ，正值青春年華， 往後卻有長達15年的時間虛費在海外孤島的牢獄之中；他所犯的過失與稱得上「顛覆政府」的行為差之甚遠，不過是有傾向社會主義的興趣而已。長子被捕時，水波先生時年45，因子禍及也被捕了。為父者其實完全不知雪筠之「出軌行為」，水波先生終獲無罪釋放。但是長子長期羈留綠島之事，與親友怕被牽連而疏遠之實，對他自己與其家人打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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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綠島風光竟如此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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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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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在「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名單」前尋找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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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在「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名單」中找到張水波、張雪筠父子的名字

憶懷過往，張家說什麼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有段時期，張家「三餐難為繼，親朋皆疏離。」（五子張雪峰先生近作詩句）但七十年來，自水波先生以降，張家無人為文悲痛呻吟、喊冤叫屈，也不在解嚴後藉之釣名圖利。除卻熟悉的親友外，世人對張家的遭遇絕少知曉。
不僅是路的「台灣詩路」
舉辦紀念會的「台灣詩路」位於台南市鹽水區田寮村；它之為名若非事先有人指點，憑著「顧名思義」，會以為可能像是京都銀閣寺旁邊一條名為「哲人之道」的沿溪人行道。想不到〈台灣詩路〉範圍之廣與多樣性功能，大大地多於一條路的意義。它的整個規劃、建築、民宿經營、維護，幾乎全由本身也是詩人的台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祕書長林明堃先生與妻子張秀蓁夫婦倆獨力完成。網上有文介紹林先生（圖7），大有可觀之處。該文並且引用宋朝理學家程顥寫的詩稱讚他：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https://agron.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0&s=11975）
從台北到田寮並不是一趟交通方便的行程。我出發前摸索折騰了一陣子才買到高鐵車票，也摸索了一陣子才研究出從嘉義太保高鐵站到達田寮的公車轉換方式。在自己認為是「最具成本效益」（the most cost effective ）的算計下，我從台北搭高鐵到屬嘉義縣的太保。出站後，改搭編號「橘 9-1」的公車，約30分鐘後到達新營轉運站，再轉搭「棕幹線」公車到〈台灣詩路〉所在的田寮，在田寮站下了車，漫步十來分鐘就到了〈台灣詩路〉。兩段公車行程中，每一段候車的時間比坐車本身的時間來得長。

從台北住處出發到抵達田寮，總共花了四小時。後來一個從美國回台中，也到田寮參加詩會的朋友，獲悉我的曲曲折折的行程後說，何苦來哉？走出高鐵站叫部計程車不就省時簡便多了。朋友有所不知，已經退休的我，計較時間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情。輾轉搭市民公車，雖然時間較長，沿途欣賞台北難得一見的鄉間景色，耆老享受慢活的樂趣就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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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台灣詩路〉的主持人林明堃先生。他常常靈思一動就隨口吟詩自娛
〈台灣詩路〉基本上分為兩部份。如 (圖8) 所示之直直道路，兩旁遍植木棉花樹。每到春暖時分群花怒放時，那一片接一片的連綿艷紅會美到令人透不過氣。 路的一邊是莊園大院的所在，其進口處有一口鐘 (圖9)，鐘不大，但應敲而發的聲響宏亮遠傳，用來告訴主人有客到訪了。以鐘代鈴另有「鐘嚮人醒」的警惕隱喻。（鐘上鏤刻的文字）。莊園內散佈著幾幢木屋，彼此之間相隔有一段距離，最主要的房舍有:〈台灣冊房〉(圖10)， 用於舉辦大型聚會；這一次的張詩吟唱與新書發表會就在此舉行。 另有一寬大的餐廳，取名為〈田寮食堂〉﹙圖11）。吟詩會與新書發表會的這一天中午，林先生委請鹽水某大廚外燴到此辦桌，席開四桌，食客約達四十人。在鄉下大廚用材道地紮實，味道鮮美，烹調應該是屬於古早台式，不像許多台北大餐廳，著重裝飾擺設，換盤頻頻以示服務周到，實則擺譜的成分大於菜味本身。
餐廳的鄰近，設有販賣部，提供來客可能需要的物品，其中最受歡迎的是「鹽水意麵」。園區內還有主人自家的住處， 和規模不大的上下樓層民宿。整個園區充滿書香氣息，來客徜徉其間，不知不覺放慢了生活的步調，說話的音量也降低了，唯恐擾動了周遭的安詳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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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台灣詩路〉的木棉花道。樹與樹之間排列著「詩磚立柱」。
右側是環繞莊園大院落的幾幢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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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台灣詩路〉園區入口處有一口鐘，來人敲鐘遙示主人「客人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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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張水波先生詩作吟唱紀念會在〈台灣詩路〉內之「台灣冊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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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在〈台灣詩路〉的「田寮食堂」前；左張吟香、林明堃、張雪峰、張吟玲。
莊園附近的馬路邊，和穿插在隔街一片草地上的步道旁，最吸引人的是蜿蜒曲折的「詩路」：主人將選中的詩，逐句燒在一條條狹長白底的陶瓷片上，然後將瓷片依順序固定在有獨特風味、以紅磚砌成的基座上，連綴而成一首又一首的詩；遠遠望去，像條長龍﹙圖12-1， 12-2）。遊客到此，可「走馬看詩」一晃而過，也可以逐詩吟詠、細細品味。


「詩路」上所選的詩，絕多為與水波先生同時期台灣詩人寫的古詩，但並不限於出自台南鹽水一帶的詩人作品。我所知道的詩與詩人很少，多半是國文課內讀到的。當讀到丘逢甲先生寫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時，如見故友﹙圖13-1）；讀到小時鄰居、「晴園」老人黃純青的刻詩時﹙圖13-2 ），他和他的孫子、我的小學同學黃清河的容貌忽然躍在眼前；鹽水才女「黃金川」，出身世家，其兄為台灣光復後名噪一時的黃朝琴先生。她與水波先生一起長大，兩人唱和頻繁，詩作豐富，早在1930年即有《金川詩草》問世；「詩路」上見到的是她的「登赤崁城」﹙圖13-3）。當然，在「台灣詩路」上少不了水波先生的作品，這裏選刻了他的「赤崁城春望」﹙圖13-4）。在龐大的詩群中，偶爾會出現一小幅林千惠女士畫的花卉﹙圖13-5 ），由這特意策劃的點綴，可見林明堃先生的慧心。
[image: image15.jpg]


[image: image16.jpg]



圖12-1 走在「詩路」上可一邊讀詩一邊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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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台灣詩路」上的幾處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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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早年台灣學子都讀過丘逢甲先生的這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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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2選錄在「台灣詩路」上「晴園老人」黃純青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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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3 與水波先生一起長大的鹽水才女「黃金川」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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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4 張水波先生的「赤崁城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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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5龐大的詩群中綴以林千惠女士畫的花卉

「詩路」上也有幾首現代詩，其中之一是時人吳晟先生（1944–）所寫的「泥土」(圖13-6)； 吳先生極為當道所推崇。 另外也見到台南佳里籍作家林佛兒（1941–2017）寫的「鹽分地帶」﹙圖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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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6 吳晟先生（1944–）所寫的「泥土」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見識一下詩歌吟唱，尤其是以台語吟唱古漢詩。吟唱者共有12位，其中11位來自嘉義的「樸雅吟社」，由黃哲永老師領導，另一位是「月津文史學會」的林明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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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7「詩路」上現代詩極少，林佛兒寫的「鹽分地帶」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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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張水波先生詩作吟唱紀念會現場

吟唱會(圖14)以黃哲永老師的台語演講開始，這對台語只懂些日常用語的我來說是有聽沒有懂，但是從他抑揚頓挫的聲調與表情﹙圖15），以及聽眾的反應看得出來，黃先生下了充分而內容翔實的準備功夫；他也是《長春閣詩草》 一書寫序者之一。他另外簡介張水波先生的一篇，可以幫助不識張先生的讀者快速知曉其一生的概括輪廓。 

五十分鐘的演講過後，有十分鐘的休息。我連忙抓緊時間，把節目單仔細研讀一番，其中有馬上要吟唱的每一首詩文，因為全是水波先生的作品，事先從翻閱《長春閣詩草》中已領略一二。雖然吟唱仍然皆用台語，也多能體會了。吟唱者共十二位，七男五女；年長的兩位皆為男性，餘者皆屬中年，沒有年輕人；我由之窺視到古詩吟唱似有式微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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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黃哲永老師對「長春閣詩草」及吟唱會的誕生貢獻極大

每首詩都經複誦，我聽得出兩次的誦讀方式並不同，但當下想不出所以然來，直到坐在北歸的高鐵上，才悟機乍現︰莫非第一次是「吟」，第二次是「唱」？回家後上網查詢後，發現大概是對的。傳統的「唱」還可以有古樂伴唱。我又大膽推測，古詩吟唱方式也有流派之分，好比京劇，唱同一齣戲，梅派、程派、張派都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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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吟唱結束後家屬張吟香女士致辭答謝
紀念會的壓軸是由張吟香女士代表張氏家屬致辭答謝(圖16)，尤其特別感謝黃哲永和林明堃兩位先生的付出與貢獻。 她還說到，《長春閣詩草》之得以發行，除後人的努力外，另有一些歷史性的因緣機遇--水波先生生前，得有相濡以沫的知名詩友，如黃金川、黃傳心等，而讓自己的作品有了流傳於當時媒體的機會。今日，後人進一步將父親的詩作結集成書了，當可告慰父親在天之靈；而為人子女的心中，也可落下遲遲拖延的巨石。 吟香女士語氣平和，言之有物，表情自然，聽者皆為之動容。
結語
我因為此行所結之詩緣，萌發了想對古詩詞有深一層追尋的意念，然而，一時興起的意念為時甚短，知道付諸實行的機會不大，遐想而已，因為所餘年歲屈指可數，也力難從心。不過，一趟聆聽用台語吟唱古漢詩的體驗，讓我益加相信中華文化的悠遠流長，一定能繼續超越政治的紛擾動亂而存留於使用華文的世界各地。 

2022. 12. 31 
恭錄張水波先生遺作二
月津竹枝詞（十八歲成名之作；原六首現取其二。）
一港還圓與月同，津南津北水流通。
歐風美雨吹難到，禮義依然守古風。
畫壁旗亭鬥酒卮，月津樓上醉花時。
琵琶一曲翻新調，不唱楊枝唱柳枝。
自輓聯（1971年夫人過世後所作）
坐牛埔山觀朝雲夕照，知世事皆是幻。
臨圓通寺聽暮鼓晨鐘，悟是非總成空。
